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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清末东北大鼠疫的
观察与应对措施

石　 嘉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1910 年 10 月,满洲里最先发现鼠疫患者,其后鼠疫传至哈尔滨傅家甸,并且迅速恶化,不久在

东北全境乃至关外地区扩散,直至清政府控制傅家甸疫情,各地疫情逐渐缓解。 到 1911 年 4 月疫情完全

被扑灭,前后历时 6 个月,累计死亡达五六万人。 此次鼠疫不仅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还影响到日本、俄
国等列强在东北的商业利益。 面对突如其来、凶猛异常的瘟疫,中、日、俄等国都采取了一定的防疫行

动,并且围绕防疫事权展开了激烈博弈,其中日本表现尤为“积极”。 日本不仅详细调查东北鼠疫疫情,
还按天、按周、按月详细报告东北疫情,并在其领事馆周边地区、“南满铁路”沿线地区、中朝边境,乃至本

土采取应对措施。 日本采取的防疫措施主要有:紧急撤离日本侨民,成立统一的防疫管理机构,实行紧

急隔离措施,加强水陆交通检疫、消毒,奖励捕鼠、灭鼠,极力推动“中日联合防疫”。 日本不惜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财力开展防疫,其动机和原因在于:一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严防鼠疫蔓延至日本本土,进
而威胁到日本民众安全;二是“缓和”东北民众的排日情绪,不仅要巩固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还要趁机攫

取更大权益;三是尽早扑灭鼠疫,恢复中日交通和通商,以便抢夺东北的商业利益;四是部分医务人员出

于“人道主义”考虑,支援东北防疫。 客观而论,日本的防疫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鼠疫蔓延,遏制了

疫情在朝鲜、日本的扩散,为最后扑灭此次大瘟疫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日本借口防疫强行干预东北防

疫事务、践踏中国领土主权、歧视中国民众等粗暴行径不容忽视,对日本借防疫实现在东北的政治、外交

和经济野心企图更要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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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嘉　 日本对清末东北大鼠疫的观察与应对措施

　 　 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获得旅顺、大连租界特权,控制“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成立关东

都督府、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极力增设领事馆。 “日本在南满洲行使行政权范围

合计 240 余方里,包括租借地,即辽东半岛南端 224 余方里,以及长春以南至关东州的南满铁路干线

和安奉、营口、抚顺等各支线的州外附属地 16 余方里。” ①东北爆发鼠疫后,日本以各领事驻地、“关

东州”及满铁附属地为据点,对此次瘟疫进行了详细调查,以日本领事馆、满铁、关东都督府、旅顺镇

守府等调查为代表,其调查报告最后上报外务省、海军省、大藏省、拓殖局及内阁等机关。 目前,日
本馆藏相关档案有关东都督府的《鼠疫防疫设施报告书》,满铁的《南满洲铁道关系杂纂 / 社报》,外
务省的《满洲鼠疫病势及预防措施报告》 《满洲鼠疫一件 / 普通防疫设施》 《满洲鼠疫流行时各海港

检疫之件》《扑灭鼠疫万国会议一件》,海军省的《满洲鼠疫一件》及大藏省发行的《官报》等,均详细

记载了东北鼠疫疫情及各国应对措施。
以往学界关于清末东北大鼠疫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1-7] 。 然分析既往研究,鲜有利

用日俄乃至其他国家档案资料,导致相关研究难以深入。 清政府的防疫对策及其效果如何;日俄及

其他国家对清政府防疫的态度如何,他们又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各国围绕防疫事权如何博弈,诸
如此类问题仍值得探究。 事实上,东北发生鼠疫后,日本不仅详细调查了此次疫情的全过程,还采

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其目的绝不只是防止疫情在东北蔓延,更主要的是防止鼠疫“祸及”日本本

土、“危及”日本人,同时在政治上抢夺东北的防疫主权,在外交上收买人心、促进“中日亲善”,在经

济上尽快恢复中日通商、攫取经济利益。 本文主要利用日本档案,梳理东北鼠疫发生及蔓延情况,
论述日本的全面应对措施,并进一步分析、评述日本的防疫动机和根本目的。

一、中国鼠疫疫情调查

日本主要按鼠疫发生的时间和区域,分别调查了满洲里及其附近地区、哈尔滨及其附近地区、
“南满铁路”沿线地区及华北地区疫情,并按天、按周、按月分析和报告了此次鼠疫的全过程。

(一)满洲里及其附近地区疫情

1910 年 10 月底,满洲里发现鼠疫患者,后鼠疫向中东铁路沿线扎赉诺尔、海拉尔、布哈图等地

蔓延②。 这次鼠疫缘起于部分官商贪图暴利,大肆招募苦力捕杀旱獭,鼠疫从“中间宿主”旱獭传染

至人体,最后酿成瘟疫肆虐之“惨祸”。 “此次鼠疫病毒源自蒙古特产旱獭,旱獭毛皮可加工成贵重

兽皮,近年来颇受德国市场欢迎,因此吸引大批当地人及俄国人猎杀旱獭,他们去年(1910)组织大

规模狩猎,以满洲里为据点,深入蒙古内地大肆猎杀旱獭,结果有狩猎者染病,实为鼠疫。” ③这次鼠

疫被称为肺鼠疫,病菌直接侵入肺部,使人出现寒热头晕、神色昏迷、咳嗽吐血等症状,潜伏期最长

不过 10 天,短则 2—3 天发病致死,一旦感染无法治愈,其凶猛程度难以言喻,而且传播速度极快④。
11 月 9 日,日本驻齐齐哈尔副领事藤井贯一郎电告外务省,“自 10 月下旬满洲里发生鼠疫后,疫情

极为猖獗,一时间清国人、俄国人死亡达 180 人,海拉尔亦发现相同病例,渐次向中东铁路沿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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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蔵省印刷局編「満洲里駅ペスト発生」,『官報』1910 年 11 月 2 日。
「北満洲ペストノ蔓延状況竝ニ其ノ影響ニ関スル件」, 『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

 

第一巻』, JACAR,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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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 ⑤。 11 月初,扎赉诺尔、扎兰屯、海拉尔、哈尔滨及附近的傅家甸等地发现鼠疫患者。 至 11 月

底,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扎兰屯、杜尔齐哈、布哈图、哈尔滨、傅家甸共确诊 486 人、死亡 468
人⑥。 此次鼠疫传播迅速,而且病死率极高,染疫者十有八九死亡。

1910 年 12 月上旬,满洲里及其附近疫情实际上有所减退。 “12 月初新增患者人数明显减少,
傅家甸以外地区未发现新增患者。” ⑦至 12 月中旬满洲里仅发现个别患者,当地疫情逐渐结束。 如

此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则完全可以遏制疫情。 然清政府对疫情研判不足,缺少充分防疫准备,导
致鼠疫迅速向四周扩散。 其时,中俄正围绕傅家甸防疫权进行激烈博弈,俄国要求派遣医生主导当

地防疫事务,并且单方面宣布阻断哈尔滨与傅家甸之间的交通,在哈尔滨与傅家甸的中间地带配置

哨兵,在两地间交通要道设监视所,排查中国行人⑧。 俄方此举明显侵犯中国主权,引起傅家甸官民

强烈反对,当地政府以保护主权为名拒绝俄方要求,并于次年 1 月奏请东三省总督急派医员防疫。
然而,“当地医院拖延 1 个月仍未建成,在此期间无法开展防疫事务,错失最早防疫时机,导致鼠疫

不断向周围扩散” ⑨。 “在西线鼠疫向对青山及齐齐哈尔两地蔓延;在东线从哈尔滨扩散至阿什河、
滨州、横道河子等地,渐次蔓延呼兰、海伦、绥化、巴彦等松花江以北内地;在南线不仅侵入双城堡、
石头河子、窑门等地,而且向长春以南、乃至满洲全境传播。” 

(二)哈尔滨及其附近地区疫情

1910 年 11 月底,傅家甸发现鼠疫患者 7 人、死亡 5 人,到 12 月下旬疫情明显加重,平均每天新

增患者 10~ 20 人,累计患者数百人。 1911 年,傅家甸死亡人数已达上千人。 “1 月初,傅家甸每天

新增患者 140 人左右,尤其近日疫情极为猖獗,其惨状可谓磬笔难书。 傅家甸累计死亡 2
 

341 人、哈
尔滨累计死亡 380 人、中东铁路附属地累计死亡 531 人,中东铁路附属地以外、北满洲内部鼠疫到处

蔓延。” 1 月下旬临近春节,人流量激增,鼠疫传播速度加快,哈尔滨及傅家甸疫情不断恶化,日本

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俊彦电告外务省,“1 月份最后一周,哈尔滨平均每天新增患者 27 人、死亡 26
人,傅家甸平均每天新增患者 157 人、死亡 150 人。 哈尔滨累计患者 587 人、死亡 566 人,傅家甸累

计患者 3
 

570 人、死亡 3
 

422 人,中东铁路附属地累计患者 538 人、死亡 537 人” 。 川上曾记载傅家

甸之惨状,“以往热闹非凡的大街小巷现在行人极少,显得格外寂寥,大小店铺大多停业,附近房舍

门窗全部封闭,呈现满目凄凉、阴气逼人之光景,平均每天死亡 150 人以上,不少是整个家族全部染

疫死亡,其危险性难以名状” 。
1911 年 1 月下旬,伍连德在傅家甸厉行交通遮断、火化尸体、检疫消毒等措施。 2 月以后,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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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嘉　 日本对清末东北大鼠疫的观察与应对措施

连德防疫措施奏效,傅家甸疫情得到控制,单日新增、死亡人数逐渐下降。 2 月 1 日至 2 月 7 日,哈
尔滨新增患者 124 人、死亡 126 人,累计患者 747 人、死亡 731 人;傅家甸新增 676 人、死亡 696 人,累
计患者 4

 

404 人、死亡 4
 

356 人。 傅家甸平均每天新增、死亡病例已降至 100 人以内,哈尔滨平均每

天新增、死亡病例不足 20 人,较春节前明显好转。 日方也承认傅家甸防疫效果明显,“清国派兵封

锁傅家甸,严格执行火葬、消毒后,当地疫情骤减,以往每天死亡 150 人以上,2 月 15 日后减至 40
人,哈尔滨四五天前每天死亡 20 人以上,现在不足 5 人,形势明显好转” 。 2 月中下旬傅家甸疫情

持续减退,至 3 月初接近尾声,其他地区亦明显缓和。 “2 月下旬,傅家甸仅发现 2、3 具旧尸体,哈尔

滨市内疫情缓和,中东铁路沿线以外地区亦呈现减退的趋势。” 3 月中旬,傅家甸鼠疫彻底结束。 3
月 16 日,傅家甸内各区间的交通封锁解除,哈尔滨只有个别新增病例,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疫情基本

结束,黑龙江省北部疫情也接近扑灭的状态。 4 月初,哈尔滨及其附近地区疫情完全结束。 4 月 4
日撤去哈尔滨与傅家甸通道上的俄国监视所,4 月 8 日恢复傅家甸对外交通。 截至 4 月 11 日,哈尔

滨及其附近地区累计患者 6
 

640 人、死亡 6
 

639 人。
(三)“南满铁路”沿线地区疫情

1911 年前后,鼠疫逐渐向“南满铁路”沿线的长春、奉天、铁岭、大连等地蔓延。 日本驻长春领事

松原一雄电告外务省,“1910 年 12 月 31 日,长春附近火车站的火车内发现 2 名乘客死亡,疑似感染

鼠疫,当地政府强制隔离该火车所有乘客” 。 1911 年 1 月 3 日,奉天城内 1 名巡警确诊鼠疫,次日

在当地卫生医院死亡。 1 月 5 日,大连发现 1 名从“北满”来的旅客死亡,疑似鼠疫患者。 至 1 月

下旬,“南满铁路”沿线地区疫情迅速恶化,长春平均每天新增患者 40 ~ 50 人,奉天每天新增 30 人,
大连每天新增近 10 人。 至 1 月 26 日,满铁沿线各地累计患者 731 人、死亡 468 人,附近农村累计患

者 126 人。 2 月上旬,长春、奉天等地接近疫情峰值,长春平均每天新增患者超过 100 人,奉天超过

40 人。 2 月 12 日,长春新增患者达 205 人。 比较满铁沿线各地疫情,长春尤为惨烈,尤其 2 月初

“每天患者达到 100 人以上,城外墓地到处堆积着尸体,其惨状难以言表,当地有近 3
 

000 人死亡” 。
当地政府为缓和民怨,下令将隔离的苦力全部释放,致使鼠疫患者逃散、疫情迅速恶化。

1911 年 2 月中下旬,各地采取严格防疫措施,疫情得到控制,“拐点”即将到来。 如“长春重新隔

离流浪者和苦力,并采取严格的消毒方法,鼠疫死亡人数呈现减少的倾向” 。 2 月底,“关东州”及

“南满铁路”沿线各地新增患者减少到 100 人以内。 2 月 23 日“南满铁路”沿线各地新增患者 128 人

(含附属地 1 人),至 2 月 28 日降至 51 人(含附属地 1 人),单日新增患者减少一半以上。 3 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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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南满铁路”沿线地区疫情持续减退,3 月下旬每天新增患者不到 10 人,4 月以后疫情基本结束。
据日本临时防疫部调查,至 4 月 13 日“关东州”及“南满铁路”沿线地区累计患者 5

 

841 人。
(四)华北地区疫情

1911 年 1 月中下旬临近春节,关内大量劳工返乡,鼠疫因此从关外扩散到关内,其中烟台疫情

尤为严重。 “山东各地数万劳工年终从满洲归来之际,鼠疫因此扩散开来,现已蔓延至烟台、德州、
章丘、淄川、潍县、长清、胶州、即墨等地。” 1 月 13 日,烟台首现鼠疫患者,日本驻烟台副领事土谷久

米藏电告外务省,“4、5 天以前(1 月 13 日),从满洲返回烟台的旅客,有 4、5 人染疫死亡,当地政府

开始采取预防措施,要求所有从大连来的船客一律从烟台岛上岸,而且必须在岛上隔离观察 10 天

后方可进入市内,然相关防疫设施的完善和实施大概要 2、3 天” 。 不久,天津、北京、山海关等地也

相继发现鼠疫患者。 1 月 21 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小幡酉吉电告外务省,“几天前天津奥租界发现 2
名鼠疫患者,其中 1 人死亡,目前正在调查死因” 。 几天后天津奥租界累计患者达 11 人,天津城内

发现疑似鼠疫患者 7 人,津南村落也出现疑似病例。 不久,北京也发现疑似病例。 日本驻北京代理

公使本多熊太郎电告外务省,“1 月 20 日晚从奉天来北京的 1 名苦力疑似感染鼠疫,后送入外国医

院确诊鼠疫,另外在北京前门外发现 4、5 名疑似鼠疫患者” 。 至 1 月下旬,保定附近及京浦铁路沿

线地区相继发现鼠疫患者及死亡病例。
1911 年 2 月以后,烟台疫情日益严峻,每天新增患者达数十人。 “2 月 16 日至 22 日,新增患者

218 人、死亡 206 人,累计患者 573 人、死亡 556 人……本周平均每天新增患者 31 人,较上周多 9 人,
单日新增患者最多 38 人、最少 17 人。” 至 2 月底,烟台累计死亡 706 人,山东各府县共死亡 2

 

219
人。 3 月中下旬,烟台疫情逐渐减退,每天新增患者四五人。 “由于预防消毒见效,加之气候变迁,
临近自然的扑灭季节……山东内地没有出现预想的惨状,烟台亦呈现减退的迹象。” 4 月以后,烟
台疫情渐次结束,山东其他地区疫情也接近扑灭的状态。 “4 月 15 日烟台最后发现 2 名患者死亡,
当地累计死亡 1

 

070 人,4 月 27 日烟台道台宣告当地为无病地,山东省内检疫所、留验所及其他设施

也随之废止。” 对比山东,京津地区疫情相对缓和。 北京较早控制疫情,至 2 月 6 日累计 16 人染疫

死亡(含疑似患者 5 人),其后鲜有报道死亡病例。 3 月下旬天津疫情基本结束,至 3 月 20 日累计

死亡 73 人,其他各国租界和附近村落未再出现患者。 4 月 14 日,直隶总督宣告鼠疫结束。
综上,此次鼠疫从满洲里传至哈尔滨傅家甸,其后蔓延东北全境,并向关外扩散,至 1911 年 4 月

底完全被扑灭,前后历时 6 个月,累计死亡五六万人[6] 。 据日方调查,“明治四十三、四年之交在南

北满洲流行的鼠疫,实为人类有史以来一场大灾厄,其传播区域达六万公里之广,疫死者有四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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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嘉　 日本对清末东北大鼠疫的观察与应对措施

人之多” 。 对比各地疫情,以黑吉两省最为严重。 “至 2 月 12 日,哈尔滨及傅家甸、中东铁路附属

地死亡 7
 

029 人,加算路旁死者,达到 17
 

000 人。 铁路沿线以外地区因通讯不便,没有确切情报,但
疫情颇为猖獗……前述各都市以外北满洲内部疫死者,保守估算不下于 5

 

000 人,而北满所有城市

疫死者总数至少达 22
 

000 人。” 吉林省则有 22
 

140 人感染鼠疫,其中滨江厅、双城府及长春府均超

过 3
 

000 人。

二、日本在东北的应对措施

日本在“南满洲”的殖民统治机构相当复杂,除了陆海军机关,还有关东都督府、满铁及领事馆。
关东都督府管辖“关东州”租借地及满铁附属地的警察行政,满铁掌管满铁附属地的普通行政,领事

馆管辖租借地及满铁附属地以外地区的日本侨民,而满铁附属地的卫生警察事务由关东都督府民

政部管辖。 此次鼠疫期间,关东都督府联合满铁成立临时防疫部统一管理“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

防疫事务,其他日本领事驻地防疫事务由其领事馆管理。
(一)哈尔滨及傅家甸地区

为防止鼠疫“殃及”日本侨民,日本领事馆联合居留民会一方面紧急撤离傅家甸等地日侨;另一

方面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
满洲里发现鼠疫不久,日本驻齐齐哈尔副领事藤井请示外务省,鉴于齐齐哈尔鼠疫不断蔓延,

当地政府防疫措施极为缓慢,是否考虑将日侨撤至适当地区避难。 外务省方面支持其紧急撤侨方

案,但要求做到妥善保护侨民、提前选择适当地区避难、及时报告当地疫情及俄国领事行动等。 傅

家甸疫情急剧恶化后,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与日本居留民会会长协议,将傅家甸日侨撤至比较

安全的中东铁路附属地,得到俄方的许可。 1910 年 11 月 17 日至 18 日,日方将 107 名日侨迁移至哈

尔滨埠头区的日侨公会堂、学校教室及俱乐部避难,另外 8 名日侨迁至郊区,此次撤侨人数占傅家

甸日侨总数(169 人)的 68%,迁移及避难期间的各种费用由日侨承担。 鼠疫向南蔓延后,长春、吉
林、铁岭等地日侨也开始撤离。 例如在长春,12 月初,日本居留民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防疫委员

会,负责消毒、撤侨、救助贫民等事宜。 次年 1 月初,长春城内日侨开始撤离,至 1 月底有 22 户 100
名日侨迁到附属地,三井、正金等会社亦迁往附属地。

傅家甸发生鼠疫后,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立即委派居留民会,向当地日侨发放“大清洁法”防

疫规则,派遣警察、医生检查日侨实行“大清洁法”情况;向居留民会发放除鼠药,分发抗血清、疫苗

及其他预防药剂,要求日侨接种疫苗或注射抗血清;采取紧急隔离措施,关闭所有日式餐馆、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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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与中国鼠疫病患接触。 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效果,至 1911 年 1 月底当地只有 2 名日侨染疫死

亡。 哈尔滨疫情加重后,日本领事馆宣布禁止中国人进入日式饭店、旅馆,严禁日本艺妓、女服务员

外宿,哈尔滨日侨学校停课,防止学生接触鼠疫患者。 1 月底,哈尔滨埠头区 2 名日本女服务员确

诊鼠疫,日本领事馆立即隔离密接者,厉行健康诊断和消毒措施,关闭所有日式餐馆,派遣检疫医生

对所有经营者进行健康诊断,每户日侨实行“清洁消毒法”。 事实证明,隔离、检疫、消毒等措施很快

奏效,此后未发现日侨染疫。 2 月初,日本领事馆收到东京传染病研究所的抗血清、疫苗及其他预

防药剂后,联合居留民会对哈尔滨、傅家甸日侨实行预防接种。 日本领事馆还联合日侨成立防疫

委员会,实现“官民协力防疫”,由有权势的日侨及医生担任委员,居留民会会长担任会长,哈尔滨总

领事馆警察署长担任执行部长,居留民会理事、医生及领事馆医生担任部员,在部长的指挥监督下

厉行隔离、消毒、检疫等措施。
日本领事馆除了在傅家甸、哈尔滨采取防疫措施外,还在长春、“间岛”、吉林、奉天、安东、牛庄、

辽阳、新民屯、铁岭、北京、天津、烟台等领事驻地采取了一定的防疫举措。 如在“间岛”,日本驻“间

岛”总领事永泷久吉提出,“禁止图们江沿岸清国劳工进入,禁止输入旧棉花、旧衣服等货物,由朝鲜

会宁宪兵队严格封锁,要求吉林及宁古塔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对间岛至会宁、庆兴的往来马车及

车夫厉行检疫” 。 在北京,日本公使馆成立防疫委员会,厉行清洁法、除鼠法、健康诊断等措施,通
过外务省购得疫苗、抗血清及其他预防药剂,要求公使馆官员及日侨一律实行预防接种。 综上,日
本领事馆主要通过撤侨、检疫、隔离、消毒、预防接种等措施,防止鼠疫“危及”其侨民。

(二)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

日俄战争后,日本将“南满”视为重要“势力范围”,成为其“经营”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大本

营”,因此非常重视“南满”的防疫,不惜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采取全面应对措施,严防鼠疫蔓延至

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
1. 成立统一的防疫管理机构

东北发生鼠疫伊始,日本关东都督府和满铁随即着手防疫准备事宜。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

张造认为,“附属地防疫事务应由关东都督府及满铁掌管,急需派遣医生开展防疫事务” 。 1910 年

12 月初,关东都督府提出,尽快成立统一管理机构,统辖“南满”防疫事务。 其后,日本高层也提出

加强“南满”相关官厅与会社间的联络,采取统一防疫措施,举全力扑灭鼠疫。 次年 1 月 16 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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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督府联合满铁在大连民政署内设置临时防疫事务所,以加强对“南满洲”鼠疫的预防和监管。
1 月 20 日,关东都督府委派民政长官白仁武负责指挥防疫事务。 1 月 28 日,日本防疫部门与满铁协

议在拓殖局内设置临时防疫系,并决定将临时防疫事务所从大连迁到奉天,改称临时防疫本部,事
务所建在警务署内。 防疫本部成立防疫委员会,由关东都督府警务总长担任委员长,关东都督府

官员、满铁社员及日本驻华领事担任委员;设置监视员,统一监管“南满”各地防疫事务;设置旅顺、
大连、营口、辽阳、奉天、铁岭、长春、安东等防疫支部,各支部设有检疫科、治疗科、除鼠科、隔离科、
消毒科等,由民政署长或警务署长担任支部长,在民政署或警务署管辖区内设置办事处,支部委员

选自都督府官员、满铁社员及满铁附属地与领事馆管辖区内有势力的日本居留民。 各支部及办事

处配备检疫医生,负责巡查当地卫生状况、对中国苦力实行健康诊断。
2. 封锁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
疫情向南蔓延后,长春、公主岭、四平街、昌图、开原、铁岭、奉天、抚顺、本溪湖、辽阳、营口、海

城、安东等附属地驱赶中国流浪者,并设置监视所、检疫所,要求进出附属地者厉行检疫和消毒。 如

长春附属地边界建造 8 处检疫所,制定《检疫所办事员须知事项》,规定禁止普通中国人进入附属

地;派遣检疫医生对进出附属地人员进行按诊或望诊,发现疑似鼠疫患者立即送往隔离所收容;禁
止普通马车、人力车进出附属地。 公主岭附属地颁行《交通管理方法》,禁止所有中国人进入附属

地(雇佣的中国人除外);附属地旅馆禁止中国人投宿;派警察、调查员巡查,严格搜查外来中国旅

客;在附属地边界设置监视所、望诊所;派遣骑兵队封锁交通,严防中国旅客,尤其防止“北满”苦力

进入附属地。 开原附属地周围架设铁丝网,建造 12 处监视所,配置警察、宪兵防守,严格管理进出

附属地者,禁止“北满”苦力进入附属地。 另外,在出入口设置消毒所,配置警察及消毒人员,对进出

的运货马车及普通旅行者进行消毒。 直至 1911 年 4 月 14 日,疫情彻底结束后,日方才撤掉开原附

属地周围的铁丝网和监视所。
“关东州”方面,为防止“北满”苦力徒步南下,关东都督府设置南北两道封锁线:在“关东州”最

北端的普兰店设置一道封锁线、建造监视哨、派遣 40 名官兵防守,在金州地峡设置另一道封锁线、建
造监视哨、派遣 40 名官兵防守。 此外,在旅顺背面设置一道封锁线、建造监视哨、派遣 53 名官兵防

守,严防徒步南下者进入。 1911 年 2 月底,大连、旅顺防疫支部为加强海上防疫,在沿岸建造监视

所,配备巡查、巡捕及壮丁,严格监管进出港船舶,外来船舶必须在指定场所停泊 1 周以上,驶往鼠

疫流行地的船舶必须向支部长报告、批准,严禁健康状况异常的船员、乘客登岸。 其后,金州、普兰

店、貔子窝防疫办事处为加强沿岸防疫,建造 40 余处监视所,配置巡查、巡捕及壮丁,严格管理进出

港船舶,至 3 月底共对 588 艘进出港及停泊的船舶实行检疫和消毒。 3 月中旬,旅顺、大连民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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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告示,发现、报告鼠疫患者或疫死者尸体及擅闯水陆交通封锁线者,防疫机构奖励其 10 元。 3
月底,大连、旅顺防疫支部决定开始实行“沿海警逻检疫”,派遣巡查和检疫人员,从长山列岛、貔子

窝沿海到大连支部、旅顺支部及各防疫办事处辖区沿海开展警逻检疫。
3. 实行紧急隔离措施

1910 年 12 月,日本开始在“南满铁路”沿线各地建造临时隔离病房,在列车上发现患者时,立即

送往隔离病房收容。 次年 1 月初,日本在长春、奉天、营口、大连等地建造大型隔离所,长春隔离所

可收容数千人,用于隔离从“北满”南下的中国旅客,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隔离所可收容上千人。 不

久,日本又将大房身的兵营改建为隔离所,可收容两三千人,用于隔离中国三等旅客。 1 月中旬,安
奉铁路、“南满铁路”沿线地区开始建造临时隔离所,用于收容列车上的鼠疫患者及其接触者。 随

着隔离设施的完善,关东都督府发出命令,要求从鼠疫流行地出发或经过的旅客及其密接者,必须

在隔离所隔离 7 天以上。 满铁方面也发出通告,禁止输送一定区间的列车乘客,要求其他南下乘客

必须在隔离所隔离一定时间,严防鼠疫传播。 3 月初,长春、奉天、营口等防疫支部印刷数千册汉译

宣传册,介绍隔离所设备及经营状况,减少隔离人员的误解和谣言。 此次鼠疫期间,日本建有长

春、范家屯、公主岭、四平街、双庙子、昌图、开原、铁岭、新台子、奉天、抚顺、石桥子、火连寨、本溪湖、
桥头、下马塘、草河口、秋木庄、旧鸡冠山、鸡冠山、安东县、烟台(辽宁)、辽阳、汤岗子、海城、他山、大
石桥、营口、太平山、盖平、熊岳城、大房身、瓦房店、南山、谭家屯、滨町、旅顺等数十处停留所、隔离

所及隔离病舍,总共可收容 21
 

025 人。 经统计,1 月 7 日各隔离所累计隔离 2
 

885 人,至 2 月 15 日

累计隔离 3
 

780 人,至 3 月 5 日累计隔离 4
 

256 人。
4. 加强水陆交通检疫

铁路交通方面,日方制定《列车检疫条例》《进入列车实行检疫条例》,派遣医生和警察对进出站

列车实施检疫,或者派遣检疫医生直接进入列车车厢,对中国三等旅客进行健康诊查、体温查验,发
现鼠疫患者立即隔离。 1910 年 11 月 25 日,满铁在长春、奉天、瓦房店 3 站各配置 2 名检疫医生,
进入长春到昌图、铁岭到辽阳、瓦房店到大连的列车车厢,对中国三等旅客实行“车内诊查”,发现鼠

疫患者立即送往隔离所收容。 12 月底,部分列车车厢发现鼠疫患者后,满铁不仅加强车厢内部检

疫,还在各车站厉行检疫。 次年 1 月 8 日,旅顺、大连、瓦房店、大石桥、辽阳、奉天、铁岭、公主岭、长
春等车站开始实行检疫。 1 月 12 日,千金寨、开原、昌图、四平街、孟家屯、本溪湖、草河口、沙河镇等

车站开始实行检疫。 1 月 21 日,金州、普兰店等车站开始实行检疫。 2 月 11 日,大房身车站开始实

行检疫。 满铁不仅厉行列车检疫,还加强铁路运输管控。 “南满铁路”各站禁止输送中国、朝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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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乘客,严禁输送粗布、旧棉、旧衣、牛骨、皮毛等有传播疫病风险的物品。 安奉线各站禁止输送中

国、朝鲜二三等乘客,中国乘客购买一、二等车票必须得到站长批准。 至疫情减缓后,满铁规定在

隔离所隔离一定时间的乘客可自由购买车票,但中国三等乘客仍须乘坐“专列” 。
水路交通方面,对进出港口船舶及乘客、货物等厉行检疫。 1911 年 1 月中旬,关东都督府发布

《出港船舶检疫规则》,规定从“关东州”往日本(包括经过朝鲜)的出港船舶、船客及货物一律实行

检疫。 关东都督府还在大连及旅顺设置“大健康诊断所”,要求从“南满洲”及旅大租借地驶往各

国的船舶及货物厉行消毒,禁止运输有传播疫病风险的货物,所有船员、乘客实行健康诊断。 2 月

中旬,鼠疫蔓延至关内后,关东都督府发布“入港船舶检疫规则”,规定从山东省及渤海沿岸各地驶

往大连或旅顺的船舶在指定场所停泊、卸货,船员、乘客及货物一律实行检疫和消毒,乘客必须隔离

7 天并持有健康证明后在指定场所登岸,船员非特殊情况禁止登岸,旅顺港禁止从鼠疫流行地来的

船客或疑似鼠疫患者登岸。 3 月初,关东都督府又发布《入港船舶取缔规则》,规定从鼠疫流行地

来的船舶必须在指定场所卸货、停泊,隔离 1 周以上并经警察批准后的船员和乘客在指定地点登

岸,违反者处于 200 元以下罚款或拘留。 此外,大连、旅顺、金州、貔子窝、普兰店等民政署在沿岸

设置船舶监视所,配置警察、官员及壮丁,严格监管从山东及渤海沿岸各地来的中式帆船。
日方不仅加强水陆交通检疫,还在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实行“按户查疫”。 日方认为,此次鼠

疫主要在“北满”南下苦力之间流行,遂联合其警察官员、医生、医务助手成立“检病班”,重点排查

“下等支那客栈”“支那贫民窟”等处,每日进行数次“按户查疫”,及时发现鼠疫患者。 从 1911 年 1
月至同年 4 月,实行“按户查疫”总人数达 8

 

850
 

150 人,其中发现鼠疫患者 172 人,其他传染病患者

及普通疾病患者 32
 

460 人。
5. 奖励除鼠

日本医学界泰斗、著名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考察东北疫情时发表演说,“今日之鼠疫安知其不

流行于鼠类间,复由鼠类而传及人身,其害靡所底止,今日者乘此鼠类间鼠疫未流行之际,对于扑灭

鼠类之事项,仍不能稍用其懈怠,须十分注意以冀杜绝其病源” 。 对此,关东都督府、满铁、日本领

事馆联合清政府在“南满”奖励除鼠。 1911 年 1 月初,关东都督府规定“关东州”、满铁附属地及大

连在港船舶奖励捕鼠,并将其送往大连民政署进行细菌检验。 同时在海城、瓦房店、大石桥、辽阳、
奉天、铁岭、公主岭、长春等地配置捕鼠器、灭鼠剂。 1 月 14 日,关东都督府制定奖励捕鼠条例,明确

奖励标准,即捕鼠 1 只奖励 3 钱或 5 钱,部分地区采取抽签奖励制,一等奖励 100 元,其余奖励 2
元。 不久,大连、旅顺、奉天、长春、辽阳、大石桥、瓦房店、海城、铁岭、公主岭、四平街、昌图、盖平、
熊岳城、柳树屯等地实行奖励捕鼠政策,捕鼠 1 只奖励 5 钱。 至 1 月 31 日,大连民政署共对 12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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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鼠进行细菌检验,未发现有菌鼠。 2 月初,满铁从日本聘请专业防疫人员,联合中国防疫人员成

立捕鼠队及消毒班,厉行除鼠,执行除鼠的消毒方法和清洁方法,并对鼠疫患者、死者房屋、器具、物
件等进行消毒。 从 1911 年 1 月至同年 4 月,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共计除鼠 70

 

556 只,其中购鼠

36
 

437 只,进行细菌检验鼠 35
 

225 只。

三、日本在朝鲜及本土的防疫措施

“目前东北各地发生鼠疫,因为朝鲜与满洲接壤、陆海交通频繁,疫病极有可能传入朝鲜,疫病

一旦传入、扩散,不仅毒害整个朝鲜,还有殃及日本本土的危险。” 鉴于此,日本不仅在东北采取应

对措施,还在朝鲜及本土采取防疫措施。
(一)朝鲜方面防疫措施

东北发生鼠疫不久,朝鲜总督府随即制定防疫办法,禁止“满洲”和其他鼠疫流行地的粗布、旧
棉布、旧衣类、旧纸类、旧皮革类、旧羽毛类、陈年谷物及其他有传播疫病风险的物品输入朝鲜;新义

州、平壤等主要车站列车一律实行检疫;进入新义州、仁川、木浦、群山、釜山、镇南浦、元山、清津、城
津等港口的船舶一律实行检疫,并开展消毒、除鼠等措施;从“满洲”来的普通旅客必须在指定场所

隔离后方可入境;新义州海关分署管内龙岩浦海关办事处、四幕海关监所北下洞海关办事处及义州

海关监视署中止办理普通进口手续,禁止鼠疫流行地来的旅客登岸;奖励除鼠,尤其在京城、平壤、
釜山、新义州、仁川等地收购鼠类;除以上防疫方法外,还可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以期扑灭鼠疫、防止

其扩散。 朝鲜总督府欲通过隔离、检疫、除鼠等措施,严防鼠疫蔓延至朝鲜境内。
东北疫情加剧后,日本将防疫重心放在中朝边境地区。 1911 年 1 月 18 日,平安北道警察部长

发出预防鼠疫通知,来朝鲜的中国人一律实行健康诊断,在特定场所隔离 3 天并获得当地政府颁发

的通行证后方可入境,从中国来的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也要隔离 3 天。 然而当地隔离设施并不完

善,新义州只是将旅馆改为隔离所,隔离费用全由隔离人员自行承担。 1 月底,新义州海关中止办理

出入境事宜,禁止从鼠疫流行地来的旅客登岸。 日本还加强对进口商品的防疫监管。 2 月 3 日,朝
鲜总督府发布通告,从东北、华北等鼠疫流行地来的船舶必须在朝鲜各海关停船 10 天并接受强制

检疫,禁止从鼠疫流行地输入有传播疫病风险的物品,其他食品或原料品必须经过充分消毒才能输

入。 不久,朝鲜总督府还发布加强消毒措施的通告。 检疫人员、旅客及其他密接者必须进行药液

消毒,从鼠疫流行地来的、在新义州等隔离所的隔离人员被服一律进行药液消毒;政府机关等入口

处放置靴底消毒盆;对所有海陆输入货品进行药液消毒;货物中混入毙鼠或有鼠类侵袭形迹者必须

消毒。
1911 年 2 月 27 日,朝鲜总督府举行防疫会议,鉴于东北疫情日益严重,决定采取新的防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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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禁止健康异常的中国人入境,中国雇工得到朝鲜总督府批准,在隔离一定时间且健康正常者方

可入境;从鼠疫流行地或来路不明者,途经鸭绿江、图们江时必须隔离 7 天以上,其他远离鼠疫流行

地者必须持有健康证明方可入境;从旅顺、大连、胶州湾来的船舶,其船员、乘客必须接受检疫,持有

健康证明后方可登岸,但小型帆船、中式帆船到港后必须停泊 10 天进行隔离;从旅顺、大连、胶州湾

到日本、途经釜山及其他各港者,必须进行健康诊断,健康正常者方可上陆,从其他地区来的旅客必

须隔离 7 天以上;小型帆船、中式帆船等停泊后,必须对其船员进行健康诊断,未发现疑似感染者

时,才能允许其卸载货物,其船员和苦力采取统一管理办法;禁止输入有传播疫病风险之物品,输入

其他货物时必须厉行灭鼠后方可卸载货物,同鼠疫患者接触或有鼠类侵袭痕迹的货物必须充分消

毒;从新义州到安东县者必须当天返回,滞留者须持有当地警察签发的证明方可通行,强制隔离疑

似接近鼠疫流行地者。 由此可见,防疫新办法更为严格、详尽,主要通过隔离、检疫、交通管制、消
毒、除鼠等方式严格管控从中国疫区来的船舶、旅客及货物,严格限制朝鲜人员出境,强制隔离密

接者。
 

朝鲜总督府还谋求与清政府合作,在中朝边境加强联合防疫。 1911 年 3 月初,朝鲜总督府举行

防疫评议委员会,协议中朝边境联合防疫事项,决定在龙岩浦成立共同防疫部、制定防疫细则、配置

警备船、双方协定禁运品等事项。 具体办法是:“日清共管进出鸭绿江之船舶;从鼠疫流行地来的船

舶在多狮岛或大东沟进行检疫、消毒;大东沟检疫由清国海关长监督,多狮岛检疫由新义州海关长

监督;两国检疫人员乘坐检疫船加强对鸭绿江整个流域的监管;严禁搭载鼠疫患者或疑似鼠疫患者

的船只航行;严禁运输有传播疫病风险之物品,禁运品管理参照两国相关规定;两国承担同等防疫

费用。” 3 月 18 日,中日两国在鸭绿江流域开启联合防疫。 大东沟海关方面,要求沿鸭绿江溯流航

行的船舶、沿海一带来的船舶、鼠疫流行地及其他疑似病源地来的船舶一律进行检疫,聘请 1 名日

本医生担任检疫医生,至 4 月初共对 483 艘中式帆船进行检疫。 朝鲜总督府则加强鸭绿江沿岸防

疫监管,设置大量监视哨,派宪兵、警察封锁沿江流域,严格查验入境的中国旅客。 朝鲜总督府设

置监视哨,实行交通遮断,一度引起中国官民的“误解”,认为此举是“开战的前兆”,日方则解释为

“朝鲜目前不得已采取的防疫办法” 。 直到 4 月鼠疫临近结束之际,朝鲜总督府仍在中朝边境实行

严格的检疫制度,而且出现歧视中国民众之行为。 “近来满洲鼠疫已近扑灭,各地关闭防疫局、恢复

交通,此时朝鲜方面仍然执行严格的检疫制度,而且明显区别对待满鲜人,朝鲜人可以随便出入境,
而清国人必须厉行检疫,此前从间岛来到会宁的清国人遭受当地监视员非法殴打、虐待等不公平对

待。” 嗣后,日本驻“间岛”总领事永泷认为此举“影响中日感情”“妨碍中日通商”,遂提出适当缓和

检疫措施,允许健康无异常的中国人入境。
(二)日本本土防疫措施

日本在历史上也是鼠疫多发国家,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就连续发生两次较大规模的鼠疫:一
次是 1899 年鼠疫,神户、广岛最先发现鼠疫病例,其后蔓延至东京、大阪、神奈川、静冈、和歌山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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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鼠疫患者 230 人、死亡 198 人;另一次是 1904 年鼠疫,神户、大阪、东京、山口等地最先发现鼠疫

患者,之后扩散至千叶、香川、和歌山、广岛、德岛、福冈、长崎、爱媛、奈良、福井、长野等地,累计鼠疫

患者 791 人、死亡 600 人。 为扑灭鼠疫,日本政府曾制定各种防疫规则、检疫规则、隔离规则等。 东

北发生大鼠疫后,日本国内也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一方面,日本严格管控入境船舶、乘客及进

口商品,要求“外来船舶一律在横滨、神户、门司、长崎、口之津、函馆、唐津、住之江、鹿儿岛、那霸等

海港进行检疫,必须实行消毒、隔离、驱除鼠类等措施;禁止从清国各港口、香港、印度等地输入粗

布、旧棉布、旧衣类、旧纸类、旧皮革、旧羽毛、旧草席、旧麻袋等有传播疫病风险之物品;卸货码头及

其附近必须保持清洁,从鼠疫流行地来的随船搬运工及其他劳工必须进行健康诊断” 。 另一方面,
日本加强本土各种防疫措施,防止鼠疫蔓延。 “此际应采取预防鼠疫方面的必要手段,严厉处罚不

履行防疫职责之官员;随时派员考察各地疫情,对各地预防鼠疫进行指导监督;发现鼠疫患者或病

鼠、毙鼠时,立即送往指定医院,相关物品一律实行严格消毒;鼠疫发生地实行交通遮断,当地居民

必须隔离一定时间,同时采取消毒、除鼠等防疫措施,完善除鼠设施;奖励各地除鼠,对鼠类进行细

菌检验,房屋、仓库等配备防鼠设施。” 

四、极力推动“中日联合防疫”

东北发生鼠疫后,中日围绕防疫主导权展开激烈博弈。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曾向外务省提

议,“防疫要区分铁路附属地内外,依次进行,附属地以外地区防疫事务要经过讨论后实行,目前最

重要的是在附属地内采取措施” 。 外务省则回复,“应预先考虑制定干预的方针,委派检疫人员负

责附属地外的防疫事务,由都督府紧急支出必要费用,在大连设防疫本部,尽可能在奉天设支部” 。
显然,外务省不仅要控制附属地的防疫权,还欲染指附属地以外地区的防疫权。 1911 年 1 月底,清
政府在傅家甸颁行交通遮断规则,严格封锁傅家甸与外部的交通。 然此举遭到日方反对,认为该

规则不宜在“开放地”实行,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不应当受到“约束”,要求清政府修改规则的适用范

围,由中日“共管”傅家甸防疫事务。 其后,清政府回应,“傅家甸所颁防疫章程系急欲扑除疫害,保
救民生起见、事关公益,凡居留该地之人民均应一律遵守” 。 清政府拒绝了日方要求,控制了傅家

甸防疫权。 长春发生鼠疫后,日本驻长春领事松原与清政府官员协议“联合防疫”,采取有力的防疫

策略,但清政府“断然拒绝”其要求。 不久,满铁总裁中村是公联合松原领事会见李澍恩道台,“劝说

日清协力防疫之利,指出防疫一事区别于权利之争,实为人道主义大问题” 。 东三省总督锡良则电

告李澍恩,“附属地由日清两国共同防疫,附属地以外由清国单独行动” 。 此后,整个东北疫情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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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东三省总督府又自顾不暇、无力支援长春,日本领事趁机探访长春当局态度,“此际清政府态

度稍有改变,认为两国有必要协力防疫、采取统一步调、成立联合防疫委员会” 。 不过,长春当局并

非完全信任日本提出的“联合防疫”,直到 3 月才召开“日清防疫会议”。
1911 年 2 月初,关东都督大岛义昌访问东三省总督锡良,重提“中日联合防疫”问题。 “日清两

国不分彼此畛域,应成立共同防疫机关,为实现共同防疫,在奉天成立共同防疫局,日清防疫机关均

在其指挥下活动。” 双方协定成立“中日防疫会议”作为“南满”共同防疫机关,制定《中日防疫会议

规则》,规定“中日防疫会议以决议中日两国提议关于南满洲防疫设施为目的,且备总督或都督之咨

询并随时答复;中日防疫会议决议之事项禀告总督及都督,由都督或总督饬知防疫本部及防疫总

局,使其执行;中日防疫会议由都督及总督从中日双方各选派 5 名委员而组织之,其中 1 名委员应为

医生;中日防疫会议设干事 2 名,照委员之指挥办理应交议决事项之调查及准备,并管议决事项之

执行事务;中日防疫会议设书记及翻译若干名,由中日双方酌派但员数相同” 。 该规则看似公平,
实则存在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中日两国防疫范围不明确,防疫主权归属含糊不清。 其后,锡良

请示清廷处理意见,清廷回复“有关防疫事宜,中日两国已有协议,没有必要成立新的中日协同防疫

会议” 。 显然,清廷意识到日本的真实意图,即利用“共同防疫”夺取防疫权,故反对成立“中日防

疫会议”。 与此同时,奉天省总商会选举代表向总督请愿,极力反对成立“中日防疫会议” 。 2 月下

旬,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要求对领事馆周围居民(包括中国居民)实行“按户查疫”,引起清政府强烈反

对,认为“此举实为发动战争作准备,奉天省城警务局遂张贴告示,拒绝日本警察、官员的户口调查

……并发出警告,中止日清共同防疫计划” 。
日方并未就此放弃“共同防疫”。 外务省电告北京临时代理公使,“为保护南满洲数万帝国臣民

及在该地的重大利益,本邦须采取必要措施,尽快促成清国政府反省” ,并派要员前往北京交涉,
“帝国政府、北京公使馆及陆军武官为推进中日防疫会议的成立,向清国当局者进行适当的劝告” 。
满铁总裁中村主张采取强硬手段逼其就范,“要利用防疫问题制造事端达到更大目的” 。 而此时中

国疫情十分严峻,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稍作让步,同意成立“中日防疫会议”,但要求修改规则。
1911 年 2 月 26 日,第一次中日防疫会议召开,修改既定的《中日防疫会议规则》,明确了各自防疫范

围。 “所有既经两方面审议决定之事项应由东三省总督暨关东都督各饬所属官宪各在其权限范围

内厉行。” 提出互不侵犯各自辖区的防疫权,“中日防疫会议决议之事项各由本国委员禀告总督及

都督,由总督饬知防疫局、都督饬知防疫本部,使其执行不相侵越” 。 日方虽然极力促成“中日防疫

会议”,却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3 月初,日方提出向奉天派遣赤十字社救护班,锡良回应“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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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疫情减退,暂不需要赤十字社救护班援助” 。 日方抱怨清政府“缺乏诚意”,中日防疫会议徒

具虚名。 至 4 月 14 日,东北鼠疫接近尾声,中日防疫会议随之“闭会” 。 中日防疫会议共举行 8
次,主要议决防疫办法、防疫设施、中日合作防疫等问题,没有多少实际行动,也缺乏足够的约束力,
双方围绕防疫事权时有矛盾和冲突。 3 月 10 日,日本 1 名消防队员在抚顺遮断交通,与中国巡警发

生冲突后死亡,日方随即派出 20 余名警察与中国巡警对峙,并引发冲突,致 1 名中国巡警死亡,日方

却要求中国巡警对此次事件负责。
清政府虽然对列强借口防疫扩张势力有所忌惮,但没有完全放弃合作,而是采取较为灵活的外

交政策,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争取更多外援。 中俄要员曾在中东铁路管理局召开防疫会议,提出

成立共同防疫办事处,采取一致行动;俄方援助 60 辆货车,以救助贫民或充当隔离所;增派中国士兵

及医员加强检疫,制定共同检疫法。 不久,俄国政府提出,“中东铁路附属地防疫事务由中东铁路

管理局负责,附属地以外完全由清国办理,俄国及欧洲各国组建医疗队协助其防疫” 。 经过反复博

弈,俄国不仅承认清政府防疫范围,还给予一定援助。 “满洲防疫相关权力依然掌握在清国政府及

其医官之手。” 中日两国也曾开展具体合作,双方在长春召开联合防疫会议,决定聘请日本医生协

助防疫,成立“日清联合消毒班”,借用日本火葬场设施,从日本进口疫苗、抗血清及消毒药品,联合

开展病理检查。 清政府还从日本聘请医生,购买防疫药品及设备。 如奉天从日本购买抗血清 500
份、注射器 100 个,要求防疫人员预先注射抗血清。 新民府委托日本居留民会医生守川负责防疫,
不幸的是守川及其夫人不久后染疫死亡。 清政府曾慰问其家属并给予抚恤金,“锡良总督郑重向死

者致悼词,并委托日本总领事向其家属发放慰问金 1 万元,计划 2 月初在奉天开追悼会” 。 日本还

派遣北里柴三郎考察中国疫情,发表预防鼠疫演说。 其后,邮传部长盛宣怀电谢日本外务大臣小村

寿太郎,“贵大臣选派医学士铃木君等四员前来,派在榆关内外随车查验办理,甚为得力。 并派北里

博士亲莅北京,敝国上下无不欢迎足徵” 。
1911 年 1 月 20 日,鉴于东北疫情日益猖獗,俄国政府提议从各国派遣专业医生赴东北调查鼠

疫发生原因、流行状况并举行防疫会议,此举得到中日等国的支持。 1 月 22 日,清外务部通告各国

公使馆,选派专门医生赴东三省考察瘟疫原因,研究防范救治办法,以期医学之进步,一切旅费即由

清政府承担。 不久,俄国公使还提出在北京成立中央防疫事务局,从清国皇族选 1 人担任总裁,各
国医生担任委员,中央事务局有权指挥监督地方防疫。 但各国围绕总裁人选、中央事务局权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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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防疫范围等问题争执不休,中央事务局最终没有成立。 2 月 25 日,清外务部通告各国,“防疫公会

已定阳历四月三日在奉天省外举行,届时派外务部右丞施肇基莅会,各国所派人员应请于阳历三月

下旬到奉” 。 4 月 3 日,中、美、法、荷、俄、德、奥、英、日等国代表在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中
国代表有伍连德、王恩绍,日本代表有北里柴三郎、柴山五郎作,俄、美、英、法等国均派出代表,会上

选举伍连德担任会长,北里柴三郎为理化部长,主要研讨此次鼠疫因何流行,有何防治办法;此种疫

病是否东北地方病,有何最善防治之法;肺鼠疫相较腺鼠疫传染性如何;此次鼠疫何以仅染及人而

未染及鼠;此次鼠疫是否与气候有关;鼠疫杆菌存活时间如何;鼠疫期间当地大宗出口商品运输如

何管理;各城镇乡村是否一律接种疫苗;鼠疫患者房屋是否焚烧或按法消毒等问题,为以后开展国

际合作、共同应对鼠疫打下了基础。 “将来以研究心得,为实地之措施,固不仅中国人民之福,亦环

球各国人民之福也。” 

五、结论

东北爆发鼠疫期间,日本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成立统一的防疫机构,在领事驻地、满
铁附属地、关东州、朝鲜乃至本土开展防疫事务。 以日本在“南满”地区防疫为例,从防疫经费看,日
本政府支付防疫费 170 余万元,其他公共团体和个人支付防疫费 80 余万元,总共支付经费达 260 万

元。 从防疫人员看,日本驻华机构、团体、会社人员及其侨民几乎做到“全民防疫”,“此次防疫取得

成功,不仅是防疫从事员之功绩,实为在满洲 5 万余全体同胞共同努力的结果”。 此外,日方还从其

本土聘请警察官员、医生、医务助手、护士、捕鼠及消毒人员达 500 余名。 日本不惜花重金、投入大

量人力防疫,其原因和动机有以下四点。
(一)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此次鼠疫期间,日本不仅在东北、华北开展各种防疫措施,还加强朝鲜及日本本土的防疫措施,
尤为重视遮断交通、封锁疫区、隔离、检疫等措施,禁止鼠疫患者及有传播疫病风险之商品进入日本

“势力范围”,防止鼠疫从东北蔓延至朝鲜半岛,进而扩散到日本本土,避免地区灾难发展成国际灾

难。 “此际,各自要保持冷静慎重之态度,采取周到的防疫策,以保全帝国臣民公共之安宁。” 疫情

没有国界、不分种族,“传染病的流行与气候水土有关,但与人种无关”。 事实上,此次鼠疫已蔓延至

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累计发现 229 名鼠疫患者,而且有部分日侨确诊鼠疫。 如此时日本不采

取防疫行动,疫情极有可能迅速恶化、扩散,从东北蔓延至朝鲜,进而“危及”日本本土。 出于自身安

全的考虑,日本遂在东北、朝鲜乃至本土采取全面防疫措施。
(二)基于中日外交的考虑

东北爆发鼠疫之时,距离甲午战争不过十余年,距离日俄战争不过五六年。 日本攫取东北大量

权益,给东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遂引起东北人民强烈的反日、排日情绪。 此次鼠疫期间,东北各地

712








「大清欽差出使大臣汪大燮发外務大臣伯爵小村寿太郎」,『ペスト撲滅万国会議一件』,JACAR,Ref. B070805003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十八」,『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　 第四ノ乙巻』,JACAR,Ref. B12082374900。
《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记》,《中西医学报》1911 年第 13 期。
関東都督府臨時防疫部編『明治四十三、四年南満洲ペスト流行志』,232 頁。
「北京公使館諭告」,『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一件 / 一般的防疫施設』,JACAR,Ref. B12082376200。
「ペスト防疫施設報告書其二十」,『満洲ニ於ケルペスト病勢及予防措置報告　 第四ノ乙巻』,JACAR,Ref. B12082374900。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8 卷第 1 期　 　 　

谣言四起,“各地屡屡谣传鼠疫的流行是因为日本人在井水中投毒,以引起排外风潮、动摇民心” 。
日本领事随即向清政府交涉,要求制止排日谣言。 其后,东三省总督命令民政使、交涉使在城内外

张贴禁谣告示,严惩散布谣言者。 “尚有造谣言生事一经拿获,定行重惩不贷。” 谣言之外,尚有各

种误解和冲突,背后反映出东北民众强烈的排日情绪。 如何“缓和”东北民众对日情绪,维系日本在

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的“统治”,并进一步扩张其在东北的利益? 日本高层的态度是在维护既得

利益的同时,“缓和”中日两国关系,应对其他列强的“竞争” 。 此次鼠疫期间,日本不但在其“势力

范围”内采取防疫措施,支援清政府防疫,极力“劝诱中日共同防疫”,满铁还向东三省总督府捐赠

15 万元防疫费,以加强日本在东北防疫事务的话语权,并且“缓和”东北民众的排日情绪,巩固其

在东北的既得利益。 可以说,此举是一种“缓和”中日关系的“外交策略”,“将来对于满洲之卫生设

施,于日清提携之上,不可谓无多大效果也” 。
(三)基于中日通商的考虑

“日本对华的直接事业投资,从历史上看,在日俄战争后,它有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一是以大

连为中心的满洲;一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华中地区。” [8] 日俄战争后,日本极力扩张、攫取东北

的商业利益。 明治 40 年(1907),日本在东北的实业投资达 784. 5 万元,超过在关内各地的实业投

资总和。 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满投资”总额超过 16 亿元,其中满铁投资额占据 47. 8%,投资领

域涉及运输业、公共事业、矿业、制造业、金融业、农林业、贸易及其他商业。 东北爆发大鼠疫,不仅

造成数万人丧生,还“严重阻碍世界的交通与通商”。 日本详细调查了鼠疫对各地的影响,尤其对商

业贸易的影响。 如在奉天,“疫情日益猖獗,交通机关悉数遮断,且各国禁止从满洲输入生产品,当
地贸易势必蒙受极大的影响” 。 在长春,“由于鼠疫的侵袭,当地蒙受莫大的影响和损失……城内

外运输基本停止,日本三井和其他商社业务亦中止,不少日商惨遭倒闭破产之厄运” 。 显然,出于

通商的考虑,日本不愿看到东北疫情持续恶化,与之相反的是积极采取防疫措施,并极力推动“中日

联合防疫”,以尽早扑灭鼠疫、恢复中日通商。
(四)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瘟疫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任何国家都不能等闲视之,如不能携手共同防疫,地区性瘟疫极有可

能发展成为世界性瘟疫。 日本拓殖局第二部长江木翼考察当地疫情发表演说,“帝国政府着眼于本

国民众的安全、人类共同的福祉与世界交通通商,尽力采取最善之防疫办法,特派遣北里博士,以期

成功扑灭恶疫” 。 北里柴三郎亦指出,“此种疫病关系不在一国,各国俱有戒心,非合心一致、协力

厉行其预防扑灭,实非易事也” 。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极力推动“中日联合防疫”,鼓吹“鼠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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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嘉　 日本对清末东北大鼠疫的观察与应对措施

为人类之公敌,为防止鼠疫在满洲蔓延,日清两国当局各位有必要协力,此际应暂时搁置悬而未决、
引起冲突之诸问题” 。 为扑灭这次鼠疫,日本不惜投入重金、派出大量医务人员防疫,派遣北里柴

三郎调查预防鼠疫办法,更甚有医生在防疫时付出生命代价。 客观而论,部分日本医生为扑灭此次

鼠疫提供了援助,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鼠疫进一步蔓延、恶化。
虽然日本医务人员为此次防疫提供了一定援助,但是我们更应当认清日本政府的扩张野心,更

应当看到日本强行干预东北防疫事务、无视中国领土主权之行径。 日本将“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

视作“直辖地”,单独采取行动,严格实行封锁隔离,禁止中国民众进入其“管辖地” 。 日本还将驻

外领事馆周围区域视为“管辖区域”,单方面遮断交通,严禁中国民众进入领事馆及其周围区域,歧
视、驱赶中国苦力,否定、反对清政府防疫等行为时有发生。 日本不仅要控制领事馆周边地区、“关

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的防疫权,还想独占整个东北的防疫权,借防疫之名扩张“势力范围”。 日本一

方面极力攻讦、歪曲中国的防疫措施;另一方面大肆宣传其防疫措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便顺利

抢夺东北的防疫权。 这自然会引起中国民众的排斥和愤怒。 伍连德愤于日本歪曲中国防疫、大肆

渲染疫情,“傅家甸每天有 100 人死于瘟疫,在哈尔滨还有 4
 

000 具尸体等待火化,其他城镇亦是如

此,堆积着如山一般的尸体” 。 特向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发出英文通牒,予以反击,指出“日本报道

是不合理的,我们为死者采取火葬,已火化 3
 

000 人,我们的墓地完全没有尸体和棺材……希望您能

尽一切可能,为我们的工作伸张正义,防止您的政府怀疑以上事实” 。 留日医学生何焕奎揭露日本

“人道主义”之本质,“昔之灭人之国也,持铁血主义,今之灭人之国也,唱人道主义,所施之手段不

同,其所抱之国家主义则一……如日本者更於学术名誉而外,豫图干预满洲内政之口实,以实行其

侵略政策” 。
要之,日本在东北防疫,不只是为了防止鼠疫在东北蔓延,更多的是防止其“祸及”日本、“危及”

日本人,同时抢夺东北防疫主权,收买人心,“缓和”东北民众排日情绪,恢复中日通商以便攫取更大

经济利益,防疫的背后是权益的激烈争夺。 所幸的是,中国官民竭力保卫东北防疫主权,特别是傅

家甸防疫取得了巨大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防疫能力,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扩张野心。 日本防疫

范围主要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最终未能借机扩张“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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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ctober
 

1910 the
 

plague
 

patient
 

was
 

first
 

found
 

in
 

Manchuria. Afterwards the
 

plague
 

spread
 

to
 

Fujiadian Harbin and
 

quickly
 

deteriorated and
 

soon
 

it
 

spread
 

throughout
 

the
 

Northeast
 

and
 

even
 

outside
 

the
 

Shanhaiguan until
 

the
 

Qing
 

government
 

controlled
 

the
 

Fujiadian
 

epidemic the
 

epidemic
 

gradually
 

eased
 

in
 

various
 

places.
 

By
 

April
 

1911 the
 

epidemic
 

was
 

completely
 

extinguished.
 

It
 

took
 

6
 

months
 

before
 

and
 

after 
and

 

the
 

cumulative
 

deaths
 

reached
 

50 000
 

to
 

60 000.
 

The
 

plague
 

not
 

only
 

brought
 

serious
 

disasters
 

to
 

China 
but

 

also
 

affected
 

the
 

commercial
 

interests
 

of
 

powers
 

such
 

as
 

Japan
 

and
 

Russia
 

in
 

the
 

Northeast.
 

In
 

the
 

face
 

of
 

the
 

sudden
 

and
 

fierce
 

plague China Japan Russia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taken
 

certain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epidemic and
 

have
 

launched
 

a
 

fierce
 

game
 

around
 

epidemic
 

prevention
 

rights.
 

Among
 

them Japan
 

has
 

been
 

particularly
 

active .
 

Japan
 

not
 

only
 

investigated
 

the
 

plague
 

epidemic
 

in
 

Northeast
 

China
 

in
 

detail but
 

also
 

reported
 

on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n
 

a
 

daily weekly and
 

monthly
 

basis.
 

It
 

also
 

took
 

response
 

measures
 

in
 

the
 

areas
 

surrounding
 

its
 

consulate along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and
 

even
 

on
 

the
 

Japanese
 

mainlan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adopted
 

by
 

Japan
 

mainly
 

include 
 

emergency
 

evacuation
 

of
 

Japanese
 

nationals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epidemic
 

prevention
 

management
 

agency implementation
 

of
 

emergency
 

isolation
 

measures strengthening
 

of
 

water
 

and
 

land
 

transportation
 

quarantine
 

and
 

disinfection encourage
 

catching
 

and
 

killing
 

rats and
 

vigorously
 

promoting
 

China-
Japan

 

joint
 

epidemic
 

prevention.
 

Japan
 

did
 

not
 

hesitate
 

to
 

invest
 

a
 

large
 

amount
 

of
 

manpower material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o
 

carry
 

out
 

epidemic
 

prevention.
 

The
 

motives
 

and
 

reasons
 

are 
 

first for
 

its
 

own
 

safety it
 

strictly
 

prevented
 

the
 

plague
 

from
 

spreading
 

to
 

Japan
 

and
 

threatening
 

the
 

safety
 

of
 

Japanese
 

people 
 

the
 

second
 

is
 

to
 

moderate 
 

the
 

people  s
 

anti-Japanese
 

sentiment
 

in
 

the
 

Northeast not
 

only
 

to
 

consolidate
 

the
 

vested
 

interests
 

in
 

the
 

Northeast but
 

also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capture
 

greater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third
 

is
 

to
 

eradicate
 

the
 

plagu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o
 

restore
 

the
 

transportation
 

and
 

commer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order
 

to
 

snatch
 

the
 

commercial
 

interests
 

of
 

the
 

Northeast 
 

fourth some
 

medical
 

personnel
 

have
 

supported
 

epidemic
 

prevention
 

in
 

the
 

Northeast
 

out
 

of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s.
 

Objectively
 

speaking 
Japan s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have
 

prevented
 

the
 

spread
 

of
 

the
 

plague
 

to
 

a
 

certain
 

extent curbed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in
 

North
 

Korea
 

and
 

Japan and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the
 

final
 

eradication
 

of
 

this
 

major
 

plague.
 

However Japan s
 

violent
 

actions
 

such
 

as
 

forcibly
 

interfering
 

in
 

Northeast
 

epidemic
 

prevention
 

affairs
 

under
 

the
 

pretex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trampling
 

on
 

China 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discrimina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people
 

cannot
 

be
 

ignored. Japan  s
 

attempt
 

to
 

realize
 

its
 

political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ambitions
 

in
 

Northeast
 

China
 

through
 

epidemic
 

prevention
 

must
 

be
 

more
 

soberly
 

underst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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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gue 
 

isolation 
 

disinfection 
 

quarantine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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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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